
钞票上印谁，对美国人可是个大事儿

本周，一件困扰了美国舆论
一年有余的闹心事儿终于有了结
论。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当地时间
20日宣布，20美元纸币的正面将
印上美国著名女废奴主义者哈丽
雅特·塔布曼的头像，而目前占据
纸币正面位置的前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的头像将“屈尊”被挪到背
面。

钞票上印谁不印谁，说大不
大，说小不小。美国的特殊国情，
决定了它有一堆国父要在钞票上
供着，“钞票封面席位”着实供不
应求。而塔布曼的身份十分讨巧，
能同时满足女权主义者和黑人权
利组织这两大团体“刷存在感”的
需求。这么一分析，她当选美钞

“一姐”也算当之无愧——— 还有谁
能比这位老太太更有效地节省钞

票的“版面”呢？
不过，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被挤下去却有些让人犯琢磨———
仅仅几个月前，雅各布·卢在另一
份声明中钦定的“倒霉蛋”还不是
他，而是十美元封面上印的美国
首任财长汉密尔顿。不过，该意向
甫一出台，就遭到了舆论的迎头
痛击。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毫不
掩饰地宣称自己是汉密尔顿的忠
实拥趸，并激烈地批判该意向如
果付诸实践将“令人遗憾”。

但匪夷所思的是，对于安德
鲁·杰克逊被换下，美国精英们
却远没有这份热忱，反而公然把
他当成了给汉密尔顿挡枪的“替
死鬼”，伯南克甚至直言杰克逊
是“非常糟糕的总统”，言外之意
是要换就换他。受这位老先生启
发，美国各大报章近几个月都在
开足马力替公众回忆杰克逊执
政期间发动对印第安人战争的

“罪行”，并用现代观念批判这位
百年前的总统——— 这有点搞笑，

其实当年欺负印第安人是美国
延续多年的既定国策，美国早期
的历任总统们哪位也没少干，把
这罪名安在杰克逊一个人头上，
有点欺负老百姓读书少的意思。
再说，既然杰克逊这么不是东
西，他被印在美钞上这么多年又
咋解释呢？

同样是国父级别的人物，美
国精英们为啥如此“厚此薄彼”
呢？对钞票上印谁这种“表面文
章”，他们又为何如此上心呢？如
果你懂一点美国政治史，就不难
窥出其中的隐情。

汉密尔顿和安德鲁·杰克逊
这两位爷，恰好位于美国政治家
光谱中的两端。汉密尔顿虽然出
身寒微，却是个典型的“精英治
国”主义者，对“民主”有着深深的
不信任感。他曾公然宣称“虽然我
们赶走了英国人，但英国的政府
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这种口号
在美国独立战争后“革命热忱”尚
未消退时，简直该算是反动言论。

所以汉密尔顿虽然功勋卓越，但
没选上总统，本人还死在了与政
敌的决斗中（杀掉他的对手阿伦·
伯尔时任副总统）。

虽然下场凄惨，汉密尔顿却
为美国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
他仿照英格兰银行，建立了美国
的中央银行系统。不过，这套带有
典型英式精英主义风格的“政治
遗产”让很多崇尚“草根精神”的
自由主义者很不舒服，因此一直
有人想要搞掉它。而在这方面干
得最出色的，非安德鲁·杰克逊莫
属。

与汉密尔顿相反，出身草根、
长相也十分草根的杰克逊总统十
分反感中央银行，他站在平民的
角度，批判它是“富人用以压榨穷
人的机器”。杰克逊排除重重阻
力，甚至不惜冒着被刺杀的风险，
在任期内通过法令强行关闭了美
国中央银行，并且一关就是近100

年，直到1929年，美国中央银行系
统才借助“美联储”这个名号死灰

复燃。而杰克逊本人也把其作为
任内最为得意的功绩——— 他总结
其总统生涯的名言就是“我干掉
了它(美国中央银行)”。

没有汉密尔顿对于中央银行
系统的强调，如今美联储的合法
性简直不可想象。因此伯南克和
身为美联储股东的各大银行当然
要为这位祖师爷说话。而如果杰
克逊打击中央银行和富人的思路
能够被贯彻，华尔街的精英能否
存在都是个问题。这么一说，美国
精英阶层对于两人的一冷一热也
就情有可原了——— 只是，美国民
众此次也在精英们的忽悠下跟着
起哄，热捧汉密尔顿，而对曾为他
们说话的杰克逊冷眼相对，这多
少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你说他们
图个啥呢？

“民众在多数时候，是被鼓动
的对象，而非理性交谈的对象。”
美元头像这场小小的风波，验证
了汉密尔顿当年的这个论断看来
还是有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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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为为读读书书，，她她们们被被迫迫沦沦为为童童妓妓
塞拉利昂少女靠“卖身”赚学费，英国慈善组织伸出援手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15岁，她成为童妓

今年17岁的阿米娜塔低着
头，低声说出她是如何赚钱的：
从15岁起，她就成了童妓，每天
晚上至少要接待一名“客人”。但
她“卖身”的原因却让人感到无
比震惊——— 她想上学，而这是她
能赚出学费的唯一途径。

阿米娜塔来自塞拉利昂，在
这个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一
年40英镑（约合372元人民币）的
学费，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天
价”。对塞拉利昂的孩子们来说，
接受教育变成了一种奢侈，大多
数家庭更不会给女孩提供这个
机会。阿米娜塔的家人也是如
此，一贫如洗的他们拒绝了她上
学的要求。于是，她只能做出一
项痛苦的选择——— 用自己的身
体来换取受教育的机会。

“生意”好的时候，阿米娜塔
一晚上能接待三名“客人”，赚9
英镑（约合83 . 7元人民币）。除了
基本的衣食需求，其余都用于支
付上学所需的费用——— 学费、书
费和买校服的钱。“我不喜欢这
么做，但我别无选择——— 没人供
我上学。”她说，“我知道自己是
个童妓，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能继续读书。”

在学校里，阿米娜塔掩饰
得很好，即使她最亲密的朋友，
也对她的谋生手段一无所知。
到了晚上，她不得不换上另一
副面孔，站在街边等待“客人”
光顾。

或许，阿米娜塔可以一直这
样下去，直至完成学业，然而，她
现在已经无法再迈入学校的大
门——— 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但
她还是意外怀孕了。随着肚子越
来越大，她没法继续隐藏下去，
只得辍学；等孩子出生后，她可
能又要拼尽一切把孩子养大。本
渴望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
她，最终还是成了贫困的牺牲
品。

律师梦因怀孕落空

现年16岁的玛丽已是一个1
岁男孩的母亲。她曾是个好学
生——— 在塞拉利昂的初中学业
考试中，她考过第一名，还讲得
一口流利的英语，但现在的她只
能带着儿子，与祖母相依为命。

玛丽和妹妹出生在塞拉利
昂首都弗里敦城外的贫民窟里，

那儿的道路上满是垃圾，家家户
户住在简陋的棚屋中，里面几乎
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孩子们穿着
满是破洞的T恤和不合脚的鞋子
跑来跑去。

14岁那年，父亲抛弃了母女
三人，还拒绝向她们支付抚养
费。一开始，玛丽和妹妹跟着母
亲在路旁卖杂物，但赚的那点钱
根本不够供姐妹俩上学。

“当我看着同班同学穿着鲜
亮的校服跑过路边时，我的心都
要碎了。”玛丽说。这时，当地一
个25岁的男人找到她，表示如果
玛丽愿意和他“做笔生意”，他可
以供她上学。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
如果不上学，这个梦想就永远实
现不了。”就这样，玛丽同意了这
笔“生意”——— 她陪这个男人睡
觉，而他将担负起她的学费。

玛丽知道，只要她能完成学
业，将来一定可以找到一个能带
来可观收入的工作，这给了她无
尽的勇气和力量。“我甚至有点
喜欢上了他，因为他的承诺给我
带来了希望。”

她的梦想还是落空了：15岁
那年，她怀孕生子，更让人绝望
的是，那个男人消失了。“他曾经

让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可他
背叛了我。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接
受教育，只有受教育才能改变我
的命运，但现在我只能帮祖母干
点家务活、照顾儿子，再也回不
到学校了。”玛丽叹息。

和玛丽遭遇相似的还有14
岁的阿达玛。她10岁那年成了孤
儿，跟着姑姑生活。后来，姑姑不
愿再抚养她，阿达玛只能和一个
男人保持长期的性关系，才得以
上学。但怀孕后，那个男人也消
失得无影无踪。

帮两万名童妓重返校园

在塞拉利昂，阿米娜塔、玛
丽和阿达玛的遭遇不是个例。据
联合国数据统计，在这里，约有
20%的男性可以接受中学教育，
而达到同等水平的女性只有
9 . 5%。用“卖身”这种方式坚持接
受教育的女孩陷入了一个死循
环：她们为了上学不得已接客，
而大多数人又会因此怀孕辍学。

“怀孕后，她们会被逐出家门，
也无法找到孩子的父亲作为依
靠。最终，能否活下去成了她们
最大的挑战，这些年仅十五六
岁的女孩将无尽地挣扎在生存

线上，再也无法读书。”“街头儿
童”组织塞拉利昂地区运营主
管西亚·拉贾库说。

“街头儿童”是一个致力于
帮助世界上最贫困地区儿童的
英国慈善组织，它近期开展了一
项活动，名为“女孩们，讲出你的
故事”，鼓励塞拉利昂这些陷入
困境的少女讲述自己的经历，希
望以此筹集善款，在今年内为
500名怀孕或已有孩子的女孩提
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帮助她们重
返校园或接受职业培训。

该组织负责人汤姆·丹纳
特说：“只要女孩们还在接受教
育，她们就有改变未来的可能。
教育能提高她们将来的收入，
高收入又能反过来为她们的孩
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进而
促成优生优育。整个国家都将
因此受益。”

如今已经怀孕7个月的阿米
娜塔、怀孕5个月的阿达玛和正
在抚养儿子的玛丽，都渴望成为
该项活动的受益者，没有后顾之
忧地重新坐回课堂。“街头儿童”
组织的长远目标是募集至少一
百万英镑的善款，让两万名有类
似遭遇的塞拉利昂“站街童妓”
再度接受教育。

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
有这样一些可怜的女孩：她
们渴望上学，却家境贫寒，
或无依无靠。为了付得起学
费，这些十几岁的少女被迫
靠“接客”来赚钱，却又可能
因为意外怀孕而辍学———
她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让人
唏嘘。

为了帮助这些少女，英
国一个名为“街头儿童”的
慈善组织于4月18日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募捐，筹集善款
帮助她们渡过困境。

14岁的阿达玛已经怀孕5个月了，但她依然不愿放弃上学的梦想。

玛丽抱着一岁大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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